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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岸青

1942年11月13日的《大众日报》上刊发了一条
消息《八路军五一军携手杀敌，对崮峪粉碎敌“合
击”》：

“新华社山东分社鲁中十日电 此次沂蒙反
‘扫荡’中，我八路军某部与五一军某指挥机关在北
沂水对崮峪携手作战，共同击退敌人，胜利突围。”

“兹记其经过如下：上月二十九日，在沂蒙
‘扫荡’与反‘扫荡’的严重形势下，我八路军某部
由南而北移驻对崮峪，同时我五一军某指挥机关
由北而南亦到达该地，经双方互相问答后，知系
友军，乃于紧张敌情下，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作战方针，并即分配任务，五一军两个战斗连警
戒北面，八路军五六百人防御南面，当日敌果数
路分进合击对崮峪，南北两面均与敌激战终日，
敌数次冲击，然在我顽强反击下卒将敌寇全部击
退。至晚，双方共同胜利突围，是役敌伤亡达五六
百，我方亦略有损失。”

消息位于社论之下，以报纸编辑学来看，这
是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此时，山东根据地领导机关包括大众日报社
刚刚从一场浩劫当中走出——— 日军的“拉网合
围”式“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条
200多字的消息，反映的正是其中最为惨烈的对
崮峪突围。突围虽然胜利了，山东省战工会秘书
长李竹如、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等重要领导干
部壮烈牺牲，突围中涌现了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
雄群体——— 对崮山十四勇士。

对崮峪突围还是一场不多见的被称为“统一
战线上火线”的国共联合作战的战例，文中的“五
一军”即指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同版配
发的评论《发扬对崮峪的团结精神》中说：“此次
配合作战共同御侮事件，虽系偶然，但又一次证
明一个确切真理：无论如何，民族敌人是与我们
誓不两立的；内部小磨擦在大敌当前时，自然冰
然消逝，而共御外侮；如此使得胜利击溃敌人，保
全自己；否则将徒予敌以渔人之利，而自寻失败。
目前整个敌后斗争形势，处处何异于对崮峪！国
军各部虽具体防务不同，然均面对敌人，敌无时
不企图个个消灭之，而我则非团结合作，难以最
后战胜敌寇。”

当年出于保密的需要，消息中把对崮峪突围
的时间模糊成了“扫荡”开始的那天。在《大众日
报》的有关史料当中，对这场战斗也只是多出一
句话：我军在对崮峪与敌人展开激战，原大众日
报社管委会主任李竹如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今天，让我们尽量还原那场战斗。

日军一〇五作战计划
1942年秋天，青纱帐落了，敌人的“扫荡”又

要开始了。9月13日，在驻地沂南县新庄大众日报
社社长陈沂给大家作了反“扫荡”报告。他指出，
种种迹象表明，日军为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
动”，这次“扫荡”将更加残酷，我们必须作好思想
和组织准备。之后，陈沂返回中共山东分局，报社
在秘书长仲星帆的领导下，精简机构，坚壁清野。
编辑部组成三个战时新闻工作队，第一队跟随分
局机关奔赴沂蒙，另两队留在滨海。

这样的分工是根据分局整体的军事部署来
进行的。

1942年10月11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敌工部门
截获一份军事情报——— 济南日军参谋本部一〇
五号作战计划。该“计划”透露：日军将于10月中
旬至11月底出动万余人，分两期扫荡滨海地区。

对这份后来证明是假的情报，根据地的领导
者中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深深怀疑。他认为，敌
人的“扫荡”计划透露得这么早，还这么具体，应
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要从其他方面进一步了
解情况后，再作判断。罗荣桓进一步分析，声东击
西是战争惯用手段，如果我们马上转移到沂蒙山
区，万一敌人“扫荡”的真正目标是沂蒙山区，那
我们就会成为口袋里的老鼠，小鬼子把口袋口一
扎，我们就只有挨打的份了。据此，他主张机关暂
时按兵不动，留守滨海。

然而，有一部分领导人则对该情报信以为
真。14日，敌军又抛出一份假情报，说日军将于16
日拂晓“扫荡”滨海区。这使得多数领导人更加相
信日军“扫荡”滨海情报是真。

山东军区政委兼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与李
竹如、江华等人遂率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战工会、抗大一分校等机关，在山东军区直属特
务营的护卫下，于15日开始从滨海甲子山区向沂
蒙山区转移，惟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留驻滨海
区南部。

十余天后，转移人员中了敌人的圈套，在南
墙峪、对崮峪接连遭遇敌军残酷的合围。

被“第二网”拉进合围
大半年后，1943年7月23日，罗荣桓、黎玉联名

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我们能坚持我们也
能胜利》，对上年的抗战形势进行总结。

文章中对对崮峪战斗有如此概述：“当敌第
二网向北沂撒开时，我以六百质量较低之武装且
有一半非战斗部队，与超过我十倍之敌，在笛崮
山（也称对崮山）激战终日，毙敌七百余，终于粉
碎了敌人合围的企图，我团长刘玉(毓）泉、团政
委王锐、政治主任张胜（圣）符以下二百余同志壮
烈牺牲，大部主力则胜利的突围了。”

自1942年10月26日开始，日军以1 . 5万兵力对
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先后发起六次“拉网合围”
式袭击，目标正是沂蒙区，而非情报所说的滨海
区。27日，黎玉率部再加上鲁中区党委等地方机
关、新一一一师部队，包括沂南、沂水县的群众总
计约8000余人在南墙峪被敌拉进合围圈。

日军以散兵拉圈，每股间隔十几米，手持枪
刺，呼号搜索前进，包围圈逐渐紧缩，山中野兔被
惊得四处逃窜。这便是日军此次“扫荡”的新战术

“梳篦扫荡”，又叫“拉网”战术。但陷入包围的八
路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血战两天，硬是
从敌人的“篦子”缝里分路突围。南墙峪突围是罗
荣桓文章中提到的“拉网合围”的第一网。

日军见“第一网”并未达到目的，便佯装撤
退，再次制造假象，伺机再犯。刚刚突出包围圈的
省军区、战工会机关等部一千多人未能识破敌军
阴谋，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转移，仍在对崮峪一带
盘桓。11月1日，部队在越过公路时已然发现了日
军的钉钉鞋痕迹。当夜宿营桃峪村，果然子夜时
分，侦察员陆续报告发现敌情，部队当即紧急向
芝麻峪方向转移。然而，2日拂晓，沂水城、东里
店、大关的敌人共约8000多人，仿佛得到精确情
报，在同一时间内兵分十几路，向以对崮峪为中
心的区域合围过来，“第二网”一夜成形。

我部发现又一次深陷重围，立刻转向对崮
峪，因为那里有制高点——— 对崮山。山东军区副
司令员王建安火线担任突围总指挥，他能调动的
军力只有500多人的特务营。他命特务营长严雨
霖迅速抢占对崮山，务必坚持到天黑，寻机突围。

特务营以急行军的速度在半小时内爬上山
顶，先敌进入阵地后即发现，东南、西北方向都有
敌人。东边和南面也传来了枪声，四面八方的敌
人开始运动压缩。

此时侦察员报告桃峪村已被敌军占领。

统一战线上火线，一起打鬼子
对崮因南北两崮相对而得名。两崮之间是一

条弯曲的大沟，直通对崮峪村。南崮东西有一华
里多长，山势陡峭，还有残破的石寨。在它的东北
方向约300米处有一个前突小高地，王建安命特
务营以一个排坚守在此，以主要兵力防守西面和
南面主要地段，坚持到天黑，掩护机关突围。

天渐渐亮了，王建安得到报告：山下有一支
国民党武装向山上喊话，请求上山，是否允许？

《大众日报》的消息对此节描述为：“经双方互相
问答后，知系友军。乃于紧张敌情下，双方互派代
表共同协商作战方针，并即分配任务。”实际上，我
部有同志表示跟国民党有过摩擦，不能让他们上
来。王建安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讲究那么多干
什么！只要是中国人，只要不是来打咱们的，统统
放上来！咱们搞统一战线上火线，一起打鬼子！”

原来，两天前，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上
校军需处长周日丰得到指示，到沂水王庄附近来
运军饷。8月份刚经历了唐王山战斗的五十一军
撤到安丘王家沟休整。周日丰当即率六七七团步
兵九连从王家沟出发，一天后宿营沂水马头店子
村时发现了敌情。万分紧急之中周日丰决定迅速
抢占对崮山。他们一路收容了包括60多人的海军
陆战队等数路国民党人马，跑步赶到对崮山下
时，队伍已增至300多人。当他们发现八路军已在
山上驻防时，跟踪而来的两股敌人也已蜂拥而
至，占领了北崮并开始向南崮射击。周日丰见情
况紧急，认为大敌当前当全力以赴共同抗日，遂
速派人上山联络，要求参战。

王建安听取周日丰部的火力情况后，立即将
周日丰部纳入山上布防：特务营一个排依然固守最
前哨——— 东北角小高地，鲁中军分区三个分队守
东南角，周日丰部警戒北面，特务营一连则守卫主
防御面——— 西面。周日丰部听从指挥，进入阵地。

血沃对崮山
敌人骑兵在山坡上跑上窜下，步兵开始向山

上蠕动。伴着刺耳的尖啸声，南崮前哨部被团团
黑烟笼罩，猛烈的炮火持续了近40分钟后，自北
崮下来的敌军在炮火掩护下沿东西大沟从南西
北三个方向发动攻击，激烈的骤风般的枪声、手
榴弹声越响越凶。

一个钟头以后，枪声稀落下来，小高地周围
的烟雾消散了，山头上露出一面“太阳旗”！坚守
在此的八路军一个排，尽数牺牲！严雨霖悲愤高
喊：“同志们，为烈士们复仇，战斗到天黑！”有战

士回应：“坚持到最后！”立刻，阵地上响起一片雄
壮、激昂的呼声。

敌人从三面围来，发起猛攻，无数闪着亮光
的刺刀摇晃着往上冲。一连连长王继贤带一个排
冲上小高地，他来回跳跃着指挥向敌人反击，一
排排手榴弹倾泻下去，山坡上土黄色的尸体越积
越多。战斗空前激烈，严雨霖不断接到伤情报告，

“三连伤亡18名！”“一连伤亡12名！”……
下午1时许，日军从沂水调来两架飞机，向崮

顶轮番投弹并扫射，地面以大炮重机枪火力支
援，配合步兵冲锋，炮声隆隆，震耳欲聋。八路军
各连手榴弹打光了，西面敌人冲上了一连阵地的
前沿，距我指挥所只有百米左右，王继贤带着仅
有的不足十个战士跳出工事，与敌人拼了刺刀，
尖厉的嚎声，“卡卡”的刺刀驳打声响成一片。许
多战士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和手榴弹猛击敌人
的脑袋。在惨烈的搏斗中，日军的尸体横七竖八，
特务营官兵先后牺牲200多人，王继贤身中炮弹
壮烈牺牲，但对崮山主要阵地依然控制在我方手
中。国民党五十一军士兵也参加了白刃格斗，周
日丰在指挥士兵反冲锋时，中弹牺牲。

历经20多分钟的厮杀，敌人遗弃下多具尸体
溃退下去，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冲锋之后，西面
阵地上只剩3个人了。

黎玉后来回忆，战斗中他亲眼看见，接替王
继贤指挥的一连指导员谢训被一颗子弹正中右
眼，鲜红的血顺着面颊流下，但他却圆睁左眼，对
战士们说：“谁也不许退，坚持到黄昏，胜利是我
们的！”话刚完，他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下午4点多钟，连军区机关投入战斗的参谋、
干事和首长的警卫人员加在一起，阵地上能拿枪
作战的已不足百人了。从黎玉、王建安和李竹如
等领导同志到军区、政府机关干部都行动起来，
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投入战斗。

我们都是战士，都可以战斗
天渐渐昏暗，久久盼望的夜就要到了。这时，

三个方向上的敌军眼看就要再次冲上来了，特务
营营长严雨霖报告，全营只剩下14人了……王建
安与黎玉、李竹如等紧急磋商，决定包括五十一
军所部在内，立刻分路突围。

机关人员销毁了文件、密码和电台，王建安
命令严雨霖：“现在我带着三个机关突围，你带着
战士们在这里，一面坚守阵地，一面钳制敌人兵
力，我们走后20分钟至半个小时，你们迅速撤退，
要机动、灵活，只要能撤出敌人的包围，往哪里去
都可以，懂吗？”

严雨霖说：“懂啦，首长。不过没有部队保卫，

你们可要小心啊！”
王建安说：“放心吧，我们都是战士，都可以

战斗！”
随着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号令———“同

志们，突围啊！”一阵排枪响过，突围开始了。江华
带一个班率先从东北角一跃而下，杀出一条血
路，后面的同志迅即分散开向下冲。悬崖陡峭，天
色黑暗，有的倒栽，有的下溜，有的翻滚……日军
发现我军突围后，发射夜光弹并点燃火堆照明，
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下来。37岁的李竹如
跃身翻上石墙，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李竹如不幸牺牲。

对崮山十四勇士
突围令下达20分钟后，东北突围方向没有再

听到枪声，后来严雨霖回忆道，我们留下掩护的
14个人都感到一阵轻松。

这时敌人的又一次冲锋开始了，黑暗中看得
到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敌军拥上来。严雨霖和13名
战士边打边退，敌人步步紧逼，把他们逼到了东
面悬崖顶上，无路可退了。

一个战士轻问：“营长，怎么办？”
严雨霖问：“能让敌人抓活的吗？”

“不能！”
沉默良久，一个战士说：“首长们该走远了

吧……”像是发出了号令，大家一起高喝“跳！”十
四勇士在黑暗中一个接一个纵身跳下山崖。他们
当中6人牺牲，幸存的8名勇士在严雨霖带领下历
尽千般坎坷，终于返回部队，死里逃生的严雨霖
嘴中的牙摔得一颗未剩。

此次战斗，我军以劣胜强，以少胜多，共毙伤
敌人六七百名，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沂蒙山合围消
灭我领导机关的企图。包括李竹如同志、二地委
组织部长潘维周、一团长刘毓泉、政委王锐等数
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国民党五十一军等部亦有
200多人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日军这次“扫荡”调集的兵力不比1941年“铁
壁合围”时的多，“扫荡”时间也不比1941年的长，
但给根据地造成的损失要比1941年大得多，主要
原因就是我方没有很好地分析研究敌情，缺乏应
有的警惕，为敌假象所迷惑，以致一再受骗。

大众日报社有六位同志牺牲
在此次长达一个月的反“扫荡”中，大众日报

社有六位同志英勇牺牲。
1942年10月26日深夜，由印刷工人组成的护

厂小组在驻地王山与敌遭遇，工人常风奎被抓，
伺机逃脱时被敌开枪击中，不幸牺牲。

护厂小组其他队员与群众被围困在山沟里，
敌人乱枪扫射，工人匡吉周中弹牺牲。

次日，护厂小组与群众转移到南墙峪，又陷
入重困，在向外突围时护厂队员刘延禄、王津宜
牺牲。

27日，驻张家峪子的报社发行部30余位同志
在部长丁柱率领下转移，在悬崮顶遭敌机轰炸，
这时丁柱疟疾发作跑不动，只能在山梁上一大片
卧牛石下躲藏，不幸被十几名搜山的敌人发现，
丁柱当即拔枪射击，寡不敌众，当场壮烈牺牲。

女校对周慕苏在转移中不幸被俘，她奋勇抵
抗，被敌人用刺刀刺穿了腹部，当场壮烈牺牲。

大众日报社战时第一新闻工作队一到达沂
蒙，立刻与沂蒙地委机关报《沂蒙导报》合并在一
起，自南墙峪突围后，在沂北大王庄一带，架设电
台，开始出版《大众日报》战时油印版和电讯。11月
5日，报社即恢复正常出报，把党的声音告诉浴血
奋战的军民，把八路军战斗的呐喊传给逃难中的
民众，鼓舞民心，血战到底。一个月内，战时第一新
闻工作队发来15篇消息、通讯，其中就包括《八路
军五一军携手杀敌 对崮峪粉碎敌“合击”》。

11月中旬，疏散到各地的大众日报社同志们
陆续返回了驻地。突围中，黎玉右手食指被子弹
打断，与黎玉一起突围的艾楚南同志与地方党组
织取得联系，在他们掩护下，组织担架分段护送
几天后，把黎玉护送到了大众日报社驻地——— 牛
旺庙。

1943年元旦，在报社养伤的黎玉参加了大众
日报报庆四周年纪念活动。

■ 红色记忆

大众日报记者笔下的抗战———

血战对崮峪

□ 刘承军

1944年中国全面抗战已进入关键阶段，战争
的残酷和折磨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备受煎熬。中国
第一个考古学博士、一流考古学家吴金鼎，正打
算放弃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

难耐爱国热忱，忍痛辞职
作为前途无量的考古专家，吴金鼎原来不必

投身于战争，但是内心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和担忧，使其面临一种矛盾心情。吴金鼎内心的
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最终未能按耐住自己的
爱国热忱，放下心爱的学术事业，服务于抗战。傅
斯年因爱惜人才，屡次劝吴金鼎不要辞职。吴在
回复傅的信中写道：

“……自去年终，琴台经费告罄，鼎自理炊
事，备尝米珠薪桂之苦，幸喜琴台报告已有眉目，
聊足自慰耳。近中亚东战局渐入佳境，然国内经
济状况已达严重阶段。此中一切早在先生洞鉴，
勿待喋喋。忆当年多蒙大力提携，得留学英国，费
国帑巨万。归国后承济之先生赐予机会，参加田
野工作，身受国恩及师长教诲，刻骨铭心，义在必
报。当前国家情形至如此地步，而两先生所处境
地又如此窘苦，鼎扪心自问，不忍偷安。幸贱躯顽
健，牵挂尚少，再三思考，现已决意投身军委会战
地服务团，以申素愿……”

如果说吴金鼎可以忍受物质的艰难，但面对
日本侵略者的欺侮和侵夺，“身受国恩及师长教
诲，刻骨铭心，义在必报”的他，不会坐看国家处
在危难之中。吴金鼎的爱国情怀，与其成长的经
历密切相关。

一生志向，找寻中国文化源头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生于山东安丘。幼年

家贫，父母无力供其上学，最终由外祖母支持得
以就学。吴金鼎知道机会难得，故勤奋刻苦，1919
年考入齐鲁大学历史政治学系。

1926年吴金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随
李济攻读人类学专业。吴金鼎在清华深造时，受
导师的影响，确定了毕生从事考古的志向，据他
回忆：“……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关于发掘工
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
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
写它的历史。”

1927年吴金鼎离开清华，返回齐鲁大学任
教。其间他对济南以东的平陵和城子崖进行了6
次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
更坚定了他专攻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路向。吴金鼎
在《平陵仿古记》中说：“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即
城子崖），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
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
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
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
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
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
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吴金鼎确定一生的志向，即专攻中国新石器
文化研究的原因，是为中国文化找寻源头。原来当
时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以他在中国的
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彩陶文化由西
方向东逐渐传播而来的假说，其以考古证据支持
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而城子崖的

发现无疑为中国学者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了
有力的证据，激励了中国学者进一步探求中国文
化起源的信心。李济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
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
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一个新阶段。”

1930年吴金鼎转入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
研究所，他多次参加史语所在山东、河南等地考
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吴金鼎的视野宽广博大，他
要以世界的眼光来关照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探讨
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他决定出国留学，去
国外学习先进的考古学知识和技能，以便为中国
文化寻找到源头。最终在傅斯年和山东教育厅厅
长何思源的帮助下，由山东省公派赴英留学。

吴金鼎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掌握了当时
世界先进的考古学技术、理论与田野工作方法。
然而，萦绕在他心中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文化的
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其心中蕴
积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从未忘记寻找新的证据
来驳斥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吴金鼎选择了从陶器的分析入手，整理观摩
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在伦敦中央高等工
业学校亲自体验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最终用英
文写成了其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这部书成
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最为详尽的著作，至
今仍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重要参考书。考古专
家陈星灿认为：“吴金鼎通过对陶器的分析，把甘
肃史前文化远远置于河南仰韶文化之后，这种做法
也间接地否定了（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书生报国，投身战地服务团
1938年，吴金鼎学成归国，先被李济安排在

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后受傅斯年邀请，重回历史
语言研究所工作，担负起了领导西南地区田野调
查和发掘的重任，成为史语所年轻一代的学术中
坚。但时值日军大举入侵，田野发掘极度萎缩，考
古队伍遭到严重摧残，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
的局面。

吴金鼎在困难万分、居无定所中仍坚持田野
工作。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云南大理和洱海
境内考古，发现遗址38处，主持发掘了7处遗址，
写成一部《云南洱海境考古报告》，奠定西南史前
考古学的基础。参加发掘的有吴金鼎的夫人王介
忱女士和留学英国的曾昭燏小姐，此次发掘开了
一个先河，即率领“女性考古”。

1941年春至1942年冬，吴金鼎率领川康古迹
考察团在川康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在四川彭川主
持发掘了汉代崖墓。此时抗战正殷，经费困难，史
语所的考古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吴金鼎提倡节
约，排除困难，经常亲自动手推磨包谷面以粗馍
馍度日。1943年又主持了成都抚琴台王建墓的发
掘，成果丰富。该墓的发现对唐末五代王陵建筑
和艺术史的认识有重要贡献。

琴台发掘工作结束后，吴金鼎在成都整理报
告，但国内经济状况已达严重阶段。在国破民穷
的情形下，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促使吴金
鼎“再三思维，乃认清素日志愿，在今天情势下暂
难实现，必待抗战胜利，一切有办法。故为现实自
身之期望，为考古事业之将来，为个人身心之寄
托，遂决意参加抗战。精卫衔石，唯恐徒劳，然每
忆及佛家所云燕羽蘸水以息野火之故事，则不能
自己矣。”

吴金鼎弃笔从戎，加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
团，先在四川新津，后又转到双流彭家场办理盟

军招待所，为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提供后勤保
障。傅斯年没有允许吴金鼎辞职，给了5个月假，
但战局仍没结束，吴氏不得不再三请假。吴金鼎
繁忙工作之余，仍然不忘读书和研究，他向傅斯
年汇报“军中生活颇异，希暂习而可以适应，琴台
报告已完大半，每日仍能抽暇读书，引以为荣”。

服务桑梓，熔铸师魂
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吴金鼎解除军

职，本拟回史语所继续他热爱的考古工作，但母
校齐鲁大学向他发出邀请，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之
事。吴金鼎又一次向傅斯年请假：“函达胜利消息
传来，实可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谅可
邀准，惟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经风波，拟趁机
略尽绵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等半年
或一年后，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

吴金鼎在齐鲁大学曾任历史学教授、文学院
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
导长、图书馆主任等职，工作繁琐而忙碌，担负的
各项工作均有出色表现，为齐鲁大学贡献良多。

吴金鼎还带领学生在济南附近作史前遗址
调查，出版新著《山东人与山东》，并亲自编写讲
义，讲授田野考古学，培养考古人才。

吴金鼎还是非常怀念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做
纯粹的考古研究工作，因而向好友夏鼐写信：“自
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
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只可惜
吴金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因劳累过度患癌，
怀着对家国的无限热爱和未能继续从事考古事
业的无限怅惘，于1948年9月20日在齐鲁大学辞
世，终年48岁。

■ 名人影像

“再三思维，乃认清素日志愿，在今天情势下暂难实现，必待抗战胜利，一切有办法。故为现实自身之期望，

为考古事业之将来，为个人身心之寄托，遂决意参加抗战。”

考古学家吴金鼎：投笔从戎，爱国为先 吴吴金金鼎鼎和和夫夫人人王王介介忱忱

李竹如 1942年11月13日的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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